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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从生物性角度来说，人一生下来，就有排他的一
面。不排斥其他，就不能成就自己，就像细胞排斥其
他细胞一样，一类人容易排斥另外一类人。从博弈学
角度来说，一方人不排斥另外一方人，当另外一方人
排斥一方人时，这一方人就一定吃亏，于是大家相互
排斥。当然，排斥的结果是相互吃亏。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具有动物属性，还具有
智慧属性，能够看到不同种类以及同种类合作的好
处大于不合作的弊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处理
生物多样性一面，我们看到了人类有着智慧冷峻积
极的一面。

所谓生物多样性，是描述自然界生命形式多样性
程度，或者说是复杂性程度、变异性程度的概念。简
单地说，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
体多样性和变异性。

生物多样性最早是指对地球上所有植物、动物、
真菌及微生物种类的清查。此后，这一定义被扩充及
所有生态系统中活生物体的多样性或变异性，不仅仅
具有“有多少种生物”的含义，也涵盖了“同一物种的
所有个体在遗传信息上的差别”以及“生物所赖以生
存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的含义。因此生物多样性通
常由三个层次组成：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多样性。

上面提到的是科学界的一个概念，对普通人来
说，理解生物多样性还有个感性的过程。婴幼儿的时
候，我们先熟悉家庭成员和邻居情况，学着他们的样
子说话做事。童年后活动范围扩大，了解小狗小猫燕
子等周边的一系列生物和太阳月亮、天晴雨天、高山
河流等环境情况，掌握它们基本的规律。走进学堂
后，了解本国和他国历史、人物、国家、大气、地理等情
况，进一步了解地球、太阳、宇宙的基本环境。对于生
物多样性的了解还在生物课上，开始接触看不见的细
胞、基因等生命现象，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进入社会
工作之后，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是在利用各种资源，
开始各类生产，提供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更高层次理
解保持生命、发展生命的同时，如何延伸到保护自然，
发展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方方面面知识。这
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每个人接触面不一样，理解深度
不一样，实践度也不一样。

当代社会，人类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处在一个科技高度
发达、理性主导发展、国际交融的高级社会状态。人
们不仅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达到空前高的状态，而且对
人类之外的地球自然环境有了足够的认知，还对于地
球之外的空间，进行了数百年实质性研究和探索。在
此基础上，各种新形态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生
物多样性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雷蒙德在1968年提出
的生态学术语。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和保护学家雷
蒙德在《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中首次提出了“生物多
样性”。1980年代后，这一概念逐渐在科学和环境领
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生物多样性概念的提出不
过40多年，从时间上看不算长。而且这个词比较学
术化，本意是生物应该多样化，有名词当句子使用的
嫌疑，大众并不好接受，倒觉得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
起一直提倡的天人合一理论的细化和执行。

不管怎么说吧，生物多样性被当代社会接受了，
普及了，实践了。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得又早又
深。在这个概念诞生之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植树造
林，保护生态。当代以来，更是以生态文明建设治国
的理念为主导，大踏步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升中
国人的幸福指数，引领世界的生态潮流。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
“ 万 物 共 生 ，和 美 永 续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呼吁以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之路，进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治理新进程。

今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拟在黑龙
江省伊春市举办，将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宣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实现“昆蒙
框架”目标和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展示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和“中国林都”伊春的生态魅力，指导
地方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设置旨在使地球充满生机，
打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这个美丽日子到来
之时，我们还是可以再想想，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还有
多少？我们人类还有什么恶习旧疾需要改正，以促进
世界更好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空间

夜里落了一场雨，清晨起来，天空又青翠
又洁净。云朵一丝一丝地随意铺着，风一吹，
氤氲成一片毛茸茸的云毯。有鸟在榆树上
叫，太阳还未全部露面，它躲在某处，慢悠悠
地晃着。

昭苏的云很多，我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描
述它，它们过于平常又过于骄傲，你要注视
着，你一直注视着，它就会安静地待在那里，
像是与你对视，千万不能眨眼，一眨眼，它们
就不见了。

有时候，它们千军万马一般扑面而来，又
巨大又柔软，又如此得低，低得仿佛要俯下身
子来拥抱你。你站在空旷的田野里，远山上
落满了云的影子，羊儿是小小的弹珠随意散
落在云影中，麦子正在生长，电线上停着三两

只乌鸦，风一吹，它们就呱呱叫着跟云朵一起
飞走了。

有时候，天空湛蓝，蓝得叫你不忍直视。
只在高高的天空中有一朵云，懒懒的，在蓝的
映衬下无比得白。你听见谁在某处叫你的名
字，再回头时，它们已经翩然而逝。

有时候，云朵是最美的浮雕，仿佛刻在空
中，你看一看吧，慢慢地，你能找到亲爱之人
的脸。你看他在云朵之中低眉顺目，轻轻微
笑。你看一看，你能找到从前那些歌里唱过
的爱情，然后一低头，泪水就落了下来。

有时候，它们聚在山前，将自己染成深青
色，像墨玉，一层一层叠在空中，它们在不远
的地方，冷冷地看着你，看着你头顶的那一朵
还在阳光中晃荡的白色云朵，直到那白云也

主动地奔向深青。然后大风起，雨来不来，谁
知道呢！

有时候，在傍晚的夕光中，云朵将自己染
上色彩，像金色却比金色润泽，像橘黄却比橘
黄更柔和。四处的天色已经暗下，而山的那
一边还有这样的云朵，仿佛世界还没有完全
陷入黑暗全部是它们的功劳。

唐代诗人王维曾写过一首诗：“中岁颇好
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
无还期。”

此间真意，你在看云的时候必然能够体
会。等你一人独自静坐时，不经意间一抬头，
蓦然看见山间云雾缭绕，清晰又洁白。此中
感觉是如鱼饮水的冷暖自知，如他所谓的“胜
事”。不能说与人分享，亦不能感同身受。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朵云的心里藏着雨，就
像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没有浮现的心事。远
方的人，就这样对自己说，当你想家的时候，就
看一看云吧！也许有一天，你曾经看过的这
朵，就飘到了故乡，云朵中刻过你的目光，它们
以云朵或者雨水或者霜花或者冰雪的姿势从
遥远的地方重新到来，你一定能够认出它们。

坐看云起
西 洲

南宋李蒿的《货郎图》里藏着古代版的
“带货直播”。

穿越到古代的街头，可比今天的商圈还
要热闹，画面上货郎肩挑杂货担，不堪重负地
弯着腰，儿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货担上物品繁多，从锅碗盘碟、儿童
玩具到瓜果糕点，无所不有。

画中货郎的担子就是移动的“购物车”，
蹴鞠是当时的“限量款球鞋”，糖葫芦相当于

“网红零食”，那些围着货担雀跃的孩童，活脱
脱是见到“奥特曼”玩具的现代小朋友。这幅
十二世纪的商品陈列图里，锅碗瓢盆与贵族
玩具的混搭，揭示着宋代消费社会的雏形。

这个货郎可不简单，担子上插着酒招醋
招，在宋代这些可都是特许经营商品，看他身
上还挂了一个小圆牌，写着病字，货物上还贴
着专医牛马小儿，难道货郎还能兼职看病？

细看这位“顶级带货主播”的配置：酒招
旗是特许经营许可证，病字牌暗藏玄机。历
史学者发现，这个货郎其实是宫廷画师精心
设计的吉祥符号——宋宁宗一生前后生了十
个男孩，却无一长大到成年。画中琳琅满目
的货物隐喻多子多福，货郎身上的医药装饰
则是为皇室祈福的视觉咒语。原来最早的

“直播带货”还承担着国家级KPI。
宋代商贩的营销路数，大体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第一种是商贩不吆喝，用器物发出的
声音来代替，叫作“惊闺”，这样身居闺房的女
主人，远远就能听到。第二种叫卖方式是唱
歌，卖花的人沿着街市吟唱，真正高明的卖花
人不但要唱出各种花名，还要在唱词里说明各
种花的习性和特点，让大街小巷的爱花人都争
先开门来买。第三种是直接吆喝叫卖，有位卖
馓子（一种油炸食品）的，从来不叫卖什么，只

是一个劲地吆喝：“亏便亏我啊！”当时孟皇后
刚刚被废除，开封府认为他在影射朝政，打他
一百杖。这以后，他的叫卖声就改成了：“待
我放下歇则个。”他的生意更加火爆，这人要
是放到今天绝对是占领流量的网红。

这种吆喝声也慢慢走向艺术化，不仅有
人编曲，有专业演出，在宋代还形成了一种特
殊的曲艺品种，叫作“吟叫”，可惜宋代的“吟
叫”曲调早已失传。但《货郎图》为我们保存
了商业美学的基因片段——当货郎鬓角渗汗
却保持微笑时，那是服务业的职业修养；当贵
族孩童与市井玩具同框时，暗示着消费主义
的平等魔力。

站在画前，我们依然能听见穿越时空的
市场交响乐，拨浪鼓是商业的节拍器，叫卖声
谱写成经济学的复调，货担上的每件商品都
在讲述供需关系的寓言。如今电商主播的

“买买买”，不过是宋代“吟叫”的数码变奏。
这个春天，当我们在直播间抢购时，或许

该向那位宋朝货郎行个注目礼——他肩头沉
甸甸的不仅是货物，更是延续千年的商业浪
漫。所谓内卷，从来不是现代人才有的专利，
而是市井烟火里普通人永恒的生命力。

穿越时间的烟尘，走在人群里，我在人声
鼎沸里向古人传递着现代生活崭新的诗意。

古人摆摊也内卷
胡艳萍

清明前，单位领导安排我去慰问阿婆。
阿婆住在桃花山下。三间土坯瓦

房，瓦房的东侧是一间低矮的厨房，西
侧修了猪圈，长长的石条铺在粪坑上，
石墙石槽石围栏，典型的就地取材。只
是，那石板石柱石围栏上，早已结满了
一圈又一圈的蜘蛛网。圈背上横架着的
晒垫，露出点点霉斑，有风吹过，飘起
细细的粉末。也难怪，九十四岁的阿婆
一个人住在这里，前些年她还在周边的
地里点豆种瓜栽玉米，突如其来的一次
感冒，差点没要了她的命。还好，在乡
亲们的照顾下，总算是挺了过来。只是
身体越发瘦弱。

尽管如此，有件事阿婆每天都要
做，雷打不动。

阿婆要做的，就是侍弄李树。阿婆
家院子里，早些年全是水桶粗的李树。
每年春天，梨花竞相绽放，惹得一群群
蜜蜂在院子里嗡嗡乱飞。后来，便有李
树染上了病害，不久便枯死了。挖掉枯
死的树根，阿婆在原先的位置补栽上幼
苗。在阿婆的精心照料下，树苗由青转
绿，粗壮茂盛起来。眼下，满院的李
树，大的有如木桶，小的也有杯口粗了。

这样的情景，是村里的长辈讲给我
听的，眼前的阿婆，正在给李树桃树施
肥。桃树上，叶儿嫩绿，在阳光的照耀
下，边缘涂着一圈亮眼的鹅黄。阿婆铲
来鸡粪，一点点倒进树根已经挖开的泥
土中。做这些时，阿婆半跪在地上，核
桃皮似的双手紧握铁锨，不紧不慢地挖
土，施肥，培土。时值三月，两棵碗口
大的李树满树繁花，树冠仿佛笼罩着厚
厚的白雪。微风吹过，满院花香。

“阿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人来看
您了。”一路陪同的乡民政员小李，嘴巴凑
到阿婆耳旁说。阿婆不为所动，仍旧仔细
打理着眼前的李树。我不知道是阿婆根
本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也懒得理，她只是
自顾自地上肥填土，慢慢悠悠，不温不火。

关于阿婆的事，我来之前就查过资
料。新中国成立前，桃花山上盘踞着一
股土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那年冬
天，山下来了一支解放军，准备进山剿
匪。然而，由于山路崎岖，加上森林密
布，进山的部队迷了路，有三名解放军
战士与大部队走散，遇到巡山的一股土
匪。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
三人壮烈牺牲。那年，阿婆刚刚嫁到桃
花山下。听说解放军准备第二次进山，
阿婆把新婚丈夫郑大柱推到部队首长面
前，说我家当家的熟悉情况，就让他当
向导吧！在大柱的引领下，解放军攀上
绝壁，一举捣掉了匪窝，那次战斗，解
放军打死打伤土匪二十余人，但土匪头
子趁着夜色，带着十几个随从逃跑了。
黎明，一个浑身闪着白光的影子进了小
院。一夜未睡的阿婆定睛一看，柱子身
上的棉衣被树枝撕裂成一缕缕布条，棉
花外翻，点点血迹，像白色花朵上那点
点鲜红的花蕊。“追缴残匪，我要去带
路。”阿婆双手搂过满脸血污的柱子，轻
声啜泣。旋即，她双手一推，把柱子推
到门外，看着柱子大步流星追赶疾速前
行的队伍。

半年后，桃花山解放了。可是，阿
婆没等来她朝思暮想的柱子，倒是接到
了一张盖着部队鲜红印章的烈士证。

打那以后，阿婆每次看到李花，就
失了神似的，一看就是半天，常常忘了
自己在做什么。看着她一天天消瘦，村
里的老人就劝她，说柱子已经不在了，
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家过日子的好。阿婆
听了，不说一句话，两眼空空，呆呆地
望着空旷的院子。

再后来，阿婆的院子就多了许多李
树。那些树，一天天生长，一年年开
花，又一岁岁衰老。哪棵枯死了，阿婆
就会在原先的位置补栽一株。冬去春
来，时光流转，阿婆的院子就成了李园。

“接下来咋办？”小李的问话，打断
了我的思绪。递过手中的慰问品，我对
小李说，慰问品就送给其他老人吧！小
李一脸不解。可我知道，阿婆是不会收
下这些东西的。

“阿婆走了，刚过了九十四岁生日。”
这年年底，我收到小李发来的消息。同时
发来的，还有安卧在一片幼苗中的新坟
茔。小李说，按照阿婆生前的遗愿，将她
安葬在桃花山上，周围栽满了李树。

阿婆的李园
刘乾能

􀳁世情􀳁山河故人

院子里种桃李杏，都结子，桃红李白杏花
粉，次第花开，很喜庆。梨却很少种在院子
里，多在野地。在桃花、杏花的妩媚后，一夜
风暖，不经意间抬眼望，“千树万树梨花开”，
琼瑶世界，不知是雪还是花。那样的纯白，不
是李花比得了的。

我不喜欢吃梨，却爱看梨花。外公看林
场，山麓有一片梨树林。母亲是他的大女儿，
我是长孙，他就特别疼我，我时常跟他住在梨
树林里的木屋。白天看花逐兔，摘各种野果，
晚上就很寂寞。我央求他讲故事，他实在不
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搂着我睡，我感到他
的手渐渐地松了，他睡着了。

他的故事干瘪无味，远不如外婆的绘声
绘色。许多年过去，我大多忘记了，有一则记
得很清楚，他说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夜里，
正是梨花开放时，他早早就睡了，忽然听见屋
外有哭泣声。他起身开门，只见梨花映月，皎
洁无比，哪里有人？我不满足于这样的结果，
总是缠着他问：后来呢？后来呢？我想要一

个花仙子的结局。外公看着我说：伢子，你不
懂，长大你就懂了，故事说透了就不是好故事
了。我就拿白眼看他。

外公年轻时，一刻也坐不住，喜欢玩喜欢
折腾，在村里当队长，也红火过。分产到户
后，他便被解职了，要他选择一个工作，他就
来林场了。那时几个子女都已婚嫁，他乐得
心无挂碍，带把猎枪，看林打猎，喝酒吃野味，
倒是活得相当滋润，他烹调的技艺就是在这
里自学的。那时，除了讲故事，我对他的崇拜
远远超过父亲。

外公看不上我父亲，就像黄药师看不上
郭靖，这让我很不服气。他揶揄我：臭小子还
晓得护短！但是我偏偏喜欢跟他在一起，这
让他很得意。大舅、小舅很少来，来了也不说
话，坐坐就走；母亲来，帮他打扫清洗，但是也
很少说话。二姨、小姨来，他就笑得开花了，
她们围着他转，叽叽喳喳地，我就拿根棍子，
使劲地打梨树。小姨弯腰，眉眼弯着：“哟，阿
源，听说你想着花仙子啊，这梨花也是的，不

变个仙女来，给我家阿源做媳妇！”她们大笑，
我瞪了外公一眼，他把我出卖了。

那年清明节，外婆也来了，一大家子，舅
舅、姨妈都来了，我父亲没来。母亲抱着妹
妹，我牵着弟弟，由木屋向后山里走，外公找
到祖先的墓，先挥刀割草，然后对着墓碑凝
视，跟我们说着墓主人的事：这是谁谁谁，长
得啥样，都是怎样的一个人等等。他们在坟
头上插上白纸剪的条条，别人家的坟头也插，
远远望去一片白，就像梨花遍地。我问干啥
这样，外公说，这些纸条是先人的旗子，拿着
它才能参加会议。我顿时感到一种静穆，抬
眼看，满山满沟的梨花，一起努力地开放，白
得耀眼，白得飞动，庄重、神秘。外公看着我，
说，以后你也要给我插。顿觉人世茫茫。

上学后我就很少来陪外公，他也不寂寞，
孙子一茬茬围着他转。二十年来，外婆走了，
大舅走了，我的父母也过了花甲。那年梨花正
开，他静静地去了。之前我梦过他，白胡子，吹
眉瞪眼的样子，不料醒来就接到他去世的消
息。父亲说，他对你是真心的好。我坐在返乡
的车上，看着大片开败了的油菜花，记忆里，梨
花拼命地开着。梨花深处，外公静静地走着。

“梨花风起正清明”，喜欢这一句诗，有神
性的美好，明澈、安静、淡淡的欢喜。梨音近

“离”，有淡淡的伤感，却开成了花，那些记忆，就
温暖了、澄澈了，纵使离别不可避免，而回味美
好、心底清明，灿若梨花，人生，就是值得期许的。

梨花深处的外公
董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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